
北京人艺与房山 

白全永 

人们熟悉的北京人艺全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 1952 年 6 月 12 日。

自建院以来，北京人艺共上演古今中外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剧目 300 余个。

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史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辉煌，其鲜明的“人艺演剧风格”

已深深的扎根于广大观众中，被誉为“国宝”级的明珠。 

如今，北京人艺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历经风雨沧桑。其间，北京人艺

和房山多有接触，但其中的故事却鲜为人所记录。笔者现将知道的北京人艺与

房山的一些往事整理成文，以起到钩沉备忘的作用。 

一、“下厂下乡”到琉璃河水泥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其实是在 1950 年初建立的一个集歌剧、话剧、

舞蹈、昆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团体。1952 年 6 月，经过中央调整，将原有

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组成新的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现在人们通常称 1952 年 6 月之前的剧院为“老人艺”，称 1952 年 6

月之后的剧院为“新人艺”。 

北京人艺建院后并没有马上进行排戏、演戏，而是分别于 1952 年 7 月 16

日和 17 日连续举行建院后的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曹禺、焦菊隐、欧阳山

尊、赵起扬、邵惟、田冲、刁光覃、耿震、夏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出

席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下厂下乡的计划，明确了下厂下乡的三大任务，即：“深

入生活改造思想；坚持政治学习；努力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全院的导演、演

员、舞美人员全部下去，共分成四个队，分别到琉璃河水泥厂、天津棉纺厂、

大众铁工厂和黄土岗农业社，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半年。

向广大工农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在此基础上创作新话剧。 

位于房山的琉璃河水泥厂属于重工业单位，始建于 1939 年，是全国大型水

泥企业。北京人艺在 1952 年来房山琉璃河水泥厂下厂的这队创作人员中有副院

长焦菊隐和演职人员刁光覃、蓝天野、田冲、平原、白山、林连昆、朱旭、郭

维彬等共计二十九人。队员们带着工作任务和好奇心来到了水泥厂。据北京人

艺的话剧艺术家蓝天野老师回忆，当时他和朱旭分到了动力车间，他们常被派

去帮助工人师傅干些修理的活儿，朱旭还懂得点接电线的技术，此时正好用上。

扛工具、提电线、打下手，在不断的接触中，演员和工人们也都熟识了。 

蓝天野老师记忆最深的是烧成车间，那里的四个大高温转炉日夜不停地烧



制着水泥。转炉在运转过程中，炉内的水泥料在高温下常会凝结在炉壁上，越

结越多便形成了瘤状的结圈，这些结圈会影响正常生产，必须除掉。如果把转

炉停下来等高温冷却后，再去打掉结圈，重新点火，需要几天的时间，这样会

影响生产进度。所以工人们采取了不降高温的方法，轮流身穿石棉服，裹着湿

透的棉被进入高温炉，用钢钎冲钻结圈，连进带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原先湿

透的棉被已经完全干透了，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危险性。蓝天野、朱旭等几个

年轻体壮的青年，仗着胆子大和好奇心，经再三的恳求后也尝试了此项工作，

厂领导对这些青年人又是夸赞又是无奈。 

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北京人艺的演职人员和琉璃河水泥厂的工人们常会

聚在一起踢足球。蓝天野因事回北京，总是晚上坐火车回水泥厂，午夜十二点

下车后，一定会有工人朋友在车站接他，然后一起去吃夜宵、聊天。蓝天野老

师记得他们刚去的时候，琉璃河水泥厂的餐厅还很简陋，后来建了一个非常有

规模的大食堂，食堂里有小炒、各式水饺，还可以吃涮羊肉，厂里对工人的福

利待遇做得特别好。2009 年琉璃河水泥厂举行 “庆祝建厂七十周年笔会”，邀请

了一些知名书画家来厂参加庆祝典礼活动，蓝天野也是被邀书画家中的一位。

活动当中，蓝天野老师说自己曾在琉璃河水泥厂呆过，一开始大家都不信，随

后天野老师说出了当时水泥厂领导、工程师、工人的名字和工厂的一些旧事，

大家方信。席间，有一位工厂的中年干部说，当年北京人艺演职人员在该厂下

厂的《鉴定书》厂里还保存着呢。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北京人艺的演职人员不仅真正深入生活，还结交了许

多朋友，提炼创作了《夫妻之间》、《喜事》、《麦收之前》、《赵小兰》四部小戏。

而且这四部戏是在 1952 年 12 月 8 日上午，在琉璃河水泥厂首演的。后来这四

部戏在北京大华电影院连演 55 场，很受欢迎，所以人们常说：“北京人艺是由四

部小戏起家的！”在表演创作上，北京人艺开始在自觉地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

道路，并逐渐形成了真实、深刻、质朴、含蓄及人物形象鲜明、生活气息浓郁、

舞台形象和谐统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人艺风格。 

二、话剧《茶馆》与周口店猿人遗址 

话剧《茶馆》是建国后诞生的中国现代话剧的代表作，至今每次上演时都

会出现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的现象。一个不足两万字的剧本，却能久演不衰并

成为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招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很

少有人知道，经典话剧《茶馆》与房山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还有着一丝联系。 

北京人艺建院初期经常演出郭沫若、老舍和曹禺创作的话剧佳作。《龙须沟》、

《雷雨》、《日出》等剧的上演，受到观众的欢迎。所以，人们戏称北京人艺为“郭

老曹剧院”。1957 年 1 月至 7 月，由郭沫若先生编写的话剧《虎符》在首都剧场

共演出了 73 场，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将中国民族元素运用在这部历

史话剧中，这是舶来品话剧中国民族化的第一次探讨和尝试，演出结果大获成



功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当年秋天，话剧《虎符》的作者郭沫若用自己创

作此剧所得的稿费，请北京人艺和中国科学院的人们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一行人来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后，由郭沫若先生亲自为大家讲解、介绍，并且大

家一起共进了午餐。这次来参观的人都很兴奋，觉得自己度过了特别有意义的

一天。在参观过程中，老舍先生跟演员们聊天并饶有兴致的透露自己正在以当

时全国第一次普选为背景，创作一个叫《秦氏三兄弟》的新剧本。北京人艺的

演职人员们听了都很高兴，期待这个剧本早日写出来。 

此次游览周口店猿人遗址之后不久，老舍先生就拿着《秦氏三兄弟》的初

稿来到北京人艺读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请大家讨论。这部新编

话剧共四幕六场，以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前夕四个历史时期

作为剧情背景，人物众多。戏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写起，一直写到 1948

年“选举北京市参议院”。据说听了老舍先生读完这个剧本后，大家对剧中第一幕

第二场，写清末北京“裕泰大茶馆”的戏大为赞赏。焦菊隐、曹禺建议老舍不如把

茶馆里的戏写下去，以裕泰茶馆为基础单独发展成一个戏，以小见大，反映整

个社会的变迁。当即老舍肯定了这个意见，并向大家表示三个月后交剧本。果

然，三个月后一部叫《茶馆》的三幕话剧诞生了。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

记 1952—2012》记载：“1957 年 12 月 2 日，老舍先生向全体演员读他的新作《茶

馆》。”《秦氏三兄弟》讲的是秦伯仁、秦仲义、秦叔礼三兄弟的故事，到了《茶

馆》仅保留了秦仲义，这就是著名话剧老艺术家蓝天野扮演的秦二爷。后来蓝

天野老师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老舍先生自己拄着拐杖走到首都剧场

205 会议室，为我们演员念剧本，老舍先生一边念一边讲每一个人物是什么样

子，在念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都很兴奋。” 

1958 年 3 月 29 日，话剧《茶馆》首次在首都剧场公演，反应强烈。身为

北京人艺院长的戏剧家曹禺看了戏之后，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

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老舍先生根据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于是之的建议，将《茶馆》

结尾写成三个老头说一辈子的掏心话，然后撒纸钱，也成为全剧的华彩乐章。

1980 年后，《茶馆》作为中国到海外演出的第一个话剧，走出了国门，先后应

邀赴前西德、法国、瑞士、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巡演，广受好评，

被誉为“东方艺术的奇迹”。从应景之作的《秦氏三兄弟》到经典之作《茶馆》，这

确实是一个奇迹。现在我们翻开《老舍文集》（第十二卷）还可以看到《秦氏三

兄弟》这个剧本，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茶馆》前本”。在收录的这个剧本下方还标

注着这样的话：“一九五七年，作者写完此剧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征求意见，该

院演、导人员建议以此剧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为主线另写剧本。作者采纳了这

个意见，写出了《茶馆》一剧，遂放弃此本。”这条注释清楚的记述了话剧《茶馆》

的前世今生。 

三、蓝天野在岗上大队体验生活 



北京人艺历来重视体验生活，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已故副院长、总导

演焦菊隐倡导的话剧艺术理念是：“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

物形象和话剧的民族化。”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至 60 年代初期，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蓝天野向剧院提

出了想转行做导演的申请，但此事拖了很长时间。1963 年机会终于来了，剧院

决定复排田汉编剧的《关汉卿》并经过商定由蓝天野任副导演，协助导演焦菊

隐来复排此戏。1963 年 8 月《关汉卿》复排完成，正式上演。之后，蓝天野就

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于是他想到农村去体验一下生活。北京市委根据蓝天野

的申请，推荐他到房山县岗上大队去体验生活，因为当时的岗上大队是由著名

劳模吴春山领导创建的先进单位。岗上大队饲养的大牲口、种植的林果都很有

名，是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1964 年初，蓝天野来到了岗上大队，跟村党支部书记吴春山一接触，蓝

天野觉得吴春山不愧“劳模”的称号。吴春山家在岗上村人，但他却不在家里住，

只有老伴和一个小外孙女在家里居住，而吴春山为了发展集体的大牲口事业，

一直在村集体的畜牧场住了十多年。所以，蓝天野也跟着吴春山一起住在村

集体畜牧场的一间北屋土坯房里。蓝天野在岗上村还意外地碰到了自己的中

学同学王纪刚，蓝天野与王纪刚当年是北京三中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好友。

1941 年他们一起曾在北京三中的校园里办起了《萤火壁报》和《晶莹壁报》，

在学校影响很大，此事在当时的《实报》上登载，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客

观上起到了爱国宣传的作用。王纪刚晚年曾撰写文章，记录这些儿时的记忆。

1964 年王纪刚担任着《北京晚报》的总编辑，此时正在岗上大队蹲点采访，

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儿时的好友，在同一地点意外相遇，喜悦之情

自然不能言表。 

当时，岗上村的社员经常看到年轻的蓝天野和王纪刚跟着老书记吴春山到

田间地头、山坡、果园，查看生产情况。自 1964 年的冬天一直到夏天，在大半

年的时间里蓝天野在岗上大队认真的体验生活，充实自己的生活经历。白天他

跟着乡亲们学干农活，吃饭时他到各家各户去吃“派饭”，晚上他就跟吴春山在牲

口院睡在同一铺土炕上。吴春山与蓝天野经常聊天，无话不谈。吴春山向他聊

村里发生的事，聊饲养大牲口，聊岗上村的发展建设。半夜里吴春山常爬起来

给牲口添草喂料，蓝天野也跟着学习，慢慢地对牲口的饲养、繁殖都逐渐熟悉

了。平时像喂牲口、遛牲口这样的活儿蓝天野都干，就是给牲口配种他不能干。

因为，一是这确实是一项技术活；二是配种成功了生产队是要奖励工分的，他

不能和社员们夺工分呀！吴春山还叫蓝天野参加村里的大队会、支委会，有时

蓝天野还发言，对村里的发展提一些合理化建议。他和村里的小伙子一样，同

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成了村里的一员。1964 年的下半年，市里

派来的“四清工作组”来到了岗上村，组长是北京航天大学姓周的一名女同志。这

时《北京晚报》的王纪刚已经离开了岗上村一段时间，因为蓝天野对岗上村已

经很熟悉了，所以他还带着工作组的成员到一些社员家中介绍情况。之后，蓝



天野也因工作需要回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回到北京人艺后，蓝天野正式转行做了导演。正是有农村生活的这段经历，

他排的第一部戏是老作家骆宾基写的，反映当时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结婚之

前》。最初北京人艺决定《结婚之前》这部戏由蓝天野和夏淳一起来联合导演，

但建组不久，夏淳就因病住院了，所以《结婚之前》就成了蓝天野独立导演的

第一部戏。在排这部戏过程中，蓝天野还介绍过北京人艺的演员朱旭到岗上村

找吴春山体验生活。现在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朱旭，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后来蓝天野就让我到岗上去，去找吴春山体验生活。这个老人家实在是，我跟

他学习了很多东西。你看他就主张这村一定要种树，那年头种树不是讲究环境

啊、空气啊，不是。种树能防灾啊，闹灾没有粮食吃，那树皮什么的都能吃啊。

他是从这种角度，所以他那个村，岗上种树。他管理那个账目啊，你看我这现

在还记得，哪河水，哪河流，黑牛不给黄牛抵命，就是一笔账是一笔账。不能

这笔账赚了那笔账赔了吧，把它搁在那，不行，一笔是一笔，清清楚楚的。这

个老人家他没有什么文化的，但是他非常懂这个。他训练那个骡子，那个把式

去了，把那绳给它解开，这骡子自个，自个溜达着到那，水槽那先喝了水，喝

完水自个奔那个大车那去，那个大车在那架着，自个往后，尾巴，尾巴，往后

退吧，那个大车呱嗒自个套上了。真神了！”凭借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结婚之前》

正式上演后深受好评。观众们觉得这出戏“还真有京郊农村的味儿，人艺演员演

农民还挺像！”后来这出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当时的老市长彭真看完戏也赞扬

这个戏排的好、有生活，还特别问起：“你们花了多少时间体验生活？”并和蓝天

野聊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蓝天野，每当回忆起岗上村和老劳模吴春山

仿佛有着说不完的往事，诉不尽的真情：“我们称吴春山同志为‘老主任’，我从他

的为人、创业、关心群众等多方面都学到很多，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的感

情。……在岗上，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从吴春山同志以及岗上很多乡亲们

身上，都学到很多为人、工作的好精神，对我的专业有极大的作用……。” 

四、《举红旗的人》剧组学习吴春山事迹 

北京人艺在文革期间曾经改名为“北京话剧团”，曹禺、焦菊隐、赵起扬等人

相继受到冲击，被打倒。1970 年 6 月所谓的“文艺革命”上马，作家刘厚明、蓝

荫海、王卫民（后只剩下刘、蓝二人）被派到大兴县大白楼村深入生活，写长

工出身的模范人物王国福。因为自 1970 年元月开始，《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

报纸，均在显著的位置登载报道了宣传王国福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

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十个月后，刘厚明、蓝荫海等人写出了新创作的话剧

初稿，剧名暂定为《举红旗的人》。 

1971 年，当时江青提倡“救活话剧”，于是进入文革后一直没有排戏的北京人

艺也重新开始准备排戏。1971 年 8 月 3 日，话剧《举红旗的人》建组，导演是



欧阳山尊和夏淳。因为正处于文革时期，这部话剧是歌颂农村干部阶级斗争精

神的戏。剧组建立后，应进行必要的体验生活。由于王国福已于 1969 年 8 月病

逝，所以剧组选择了房山县的岗上大队体验生活,深入学习京郊的另一面老红旗

吴春山。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952—2012》记载：“1971 年 8 月 7 日

《举红旗的人》剧组到房山岗上大队深入生活，学习吴春山先进事迹，9 月 1

日结束。”剧组一行几十人，在军宣队的带领下来到了岗上大队。剧组成员在岗上，

听老劳模吴春山作报告、讲岗上大队的创业史，参观吴春山居住了几十年的小

黑屋。演员和岗上大队的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体验生活。《举红旗

的人》剧组刚到岗上大队不久，北京人艺的蓝天野也随后赶到了岗上。原来，

蓝天野在文革中已被打成了黑线人物，此时他被派到部队的文工团帮助排一个

戏，蓝天野一听说自己单位有个小组到岗上大队体验生活后，立即自己坐着公

共汽车到近郊，又从近郊徒步走了几十里的路赶到了岗上大队。一见到老书记

吴春山，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已是七十高龄的吴春山激动的说：“我知道

你们单位又来人了，但我真没想到你还会再来！”蓝天野心情也很复杂，他对吴春

山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机会，我还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分别多年后重见，两

人都落泪了。那天，蓝天野和吴春山两人聊了整整一夜。半夜把烟都抽没了，

吴春山出去找来烟叶卷上后继续聊，两人边抽边聊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两三

天内，两人交谈了很多，耿直的吴春山向蓝天野讲了很多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

冲击，诉说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后来，蓝天野回忆说：“老主任在文革中受了很

多折磨，遭受不白之冤，那时刚为他平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强、直率、善

恶分明。这次见面，我们的感情更深了。”的确，吴春山曾和军宣队的人说：“我和

蓝天野的感情最深。”军宣队的人都很纳闷，怎么这位劳动模范竟和黑线人物蓝天

野这么亲切和熟悉？他们哪里知道，前后两次的交往，蓝天野和吴春山已经结

交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说的忘年交。由于工作需要，蓝天野在岗上大

队呆了两三天后就回了北京，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举红旗的人》剧组在岗上大队深入生活，同时帮助社员干些力所能及的

农活。例如，社员们正在给白薯地除草，演员们就帮着翻白薯秧。劳动之余，

大家围坐在田间地头，这时演员们就发挥自己的特长，给社员们演起了文艺节

目。当时广播中经常播出歌颂王国福的一个单弦联唱叫《铁打的骨头、举红旗

的人》，其中的唱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身居长工屋，放

眼全球。无产阶级优秀战士，是毛泽东思想哺育造就……”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也

编了一个单弦表演唱，将剧组在岗上大队深入生活的事情编进了唱词里。现在

岗上村一些老人还能哼唱几句：“北京话剧团，来到了岗上庄。社员们耪白薯，我

们管翻秧。怕我们受热中暑，乡亲们送来了绿豆汤……”《举红旗的人》剧组来

岗上大队体验生活的演职人员共有几十人，但具体的人员名单一直没有寻找到。

现在，只能从这部戏上演时的《节目单》上，所公布的演职人员情况，加以参

考： 

编剧：刘厚明、蓝荫海。 



导演：导演组。 

设计：设计组。 

角色与演员： 

王春茂——吴桂苓、童超。 

海泉——李士龙、张福元、郭家庆。 

林二嫂——吕中、杨桂香、刘静荣。 

杨宽——吕齐、平原。 

铁林——王大年、王忠祥。 

郭振兴——赵保才、牛星丽。 

万田——王德力、刘瑞强。 

永芳——梁月军、王岭。 

孔守山——韩善续、申芳江、蓝法庆。 

冯奶奶——戚惠民、刘骏。 

魏志平——马群、雷飞。 

郑桂云——孙凤琴、齐继华。 

孙贵增——朱旭、黄宗洛。 

（注：因为饰演角色的演员是 AB 制，中途又有演员更换，所以一个角色后

面会出现二至三个演员的名字。） 

1971 年 9 月初，《举红旗的人》剧组离开了岗上大队。于 9 月 7 日，到王

国福的家乡大白楼深入生活。10 月 13 日，《举红旗的人》剧组回到剧院开始排

戏。1972 年 1 月 3 日，《举红旗的人》正式改名为《云泉战歌》。因为处在文革

期间，这部戏总是停停改改，竟然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

记 1952—2012》记载了这部戏的命运：“1972 年 8 月 7 日，《云泉战歌》剧组下

天堂河‘五七’干校劳动。8 月 30 日，市文化系统指挥部来院宣布《云泉战歌》停

演。1973 年 10 月 16 日，刘厚明读修改后的《云泉战歌》。1974 年 4 月 18 日，

《云泉战歌》首演。11 月 26 日，《云泉战歌》在政协礼堂为政协委员演出。出

席看戏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委员许德珩、沈雁冰、胡愈

之、王芸生等……”2012 年，北京人艺的话剧老艺术家郑榕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

新词。”文革期间，已经被打倒的北京人艺副院长、总导演焦菊隐允许观看《云泉

战歌》的联排。看完戏后有人向他征求意见，焦菊隐先生直言不讳地对这出戏

进行了评价：“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也是由于这部戏总是停停改

改的缘故，有人戏称其为《云泉转歌》。 

六十年来，北京人艺经过奋斗与实践，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国家顶尖级的

话剧院。北京人艺与房山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现只选择笔者较为了解的四

则，作以上记述。 

 

白全永：青龙湖镇岗上村档案员 



 

 

 

 

 

 

 

 

 

 

 

 

 

附件： 

1、参考资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 1952—2012》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编.北京出版社，2012.5 

2、相关图片（3 张）： 

 

 
图注 1：话剧《茶馆》剧照。 

 

 



 

图注 2：蓝天野与吴春山在岗上村畜牧场合影。 

 

 

图注 3：话剧《云泉战歌》节目单。 

 


